
清末，关内大批移民进入黑龙江地
区开垦。1912年民国成立后，黑龙江省
继续支持和鼓励关内移民到这里开荒，
采取了全面放荒招垦的实边政策，尤其
是黑河等地采取了催垦、抢垦和沿边地
区免除荒价“自由垦边”等措施，对黑龙
江土地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

1914年 3月，鉴于“黑龙江省各属荒
地出放多年，已垦者，亟应普遍清丈，以
增租赋；未垦者，尤应及时招垦，以冀殖
民”的情况，在省城齐齐哈尔设立清丈招
垦总局，并将全省分为 12区，每区设一
分局，同时制订了《黑龙江省清丈规则》
《黑龙江省放荒规则》和《黑龙江省招垦
规则》，采取了“清丈、招垦、放荒”并举的
方针，对黑龙江地区土地开发起了促进
作用。但是由于在放荒过程中存在富户
包揽大段、转卖渔利等弊端，使不少地
方，尤其是沿边地区的大量荒地仍然得
不到开垦。直至 1928年，“江省沿边各
属荒地出放多年，其未到段、未垦者甚
多。”由于大量荒地闲置，“既误升科租
赋，又碍地方发达”。为督促垦荒，黑龙
江省当局于 1928年（民国十七年）9月制
订了《黑龙江省沿边各属荒地抢垦试办
章程》十八条。该章程以铁骊、通北、东
兴、汤原、绥东、萝北、乌云、逊河、佛山、
龙镇、瑷珲、嫩江、呼玛、漠河、布西、雅
鲁、泰康、甘南、索伦山荒多户少各县、局
为抢垦区域，并规定定在该区域内，无论
已放、未放之未垦大段官、民荒地，一律
准其抢垦，限三年垦齐，并免纳三年租
赋。同时，黑龙江省长公署于当年 10月

发出咨文，指出：“本省长为督促实垦起
见，特定边荒抢垦十八条，大致分官荒、
民荒两种，官荒准随时抢垦，民荒限本年
阳历十二月底，原户愿自垦者，报请许
可，俟明年阳历四月底以前到段实垦，逾
期不垦，即行撤放，任由他户抢垦。”

1930年 3月，黑龙江省又重订了《黑
龙江省沿边荒地抢垦章程》，其中最主要
的一项修改是抢垦户于三年期满将地垦
齐后，如系民地，即按原户三成，垦户七
成分劈，即抢垦户抢垦民荒不须交价即
可垦种，显然，此项规定更有利于贫困垦
户抢垦荒地，该章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和缓解了沿边荒地只领不垦的状
况。由于实行抢垦办法，自 1923年（民
国十二年）后，由关内流入东北“闯关东”
人口逐年激增，“抢垦”等政策的实施，使
黑龙江沿边地区人口、土地得到快速增
长，增加了村落，改变了千里榛莽的局
面，对实边固防、移民生计和国家稳定起
到了重要意义，称“此实为东北垦殖史中
之一要政。”

黑龙江省档案馆珍藏的 1928年（民
国十七年）9月 15日发布《黑龙江省沿边
各属荒地抢垦试办章程》，是实贴布告。
发放机关为“黑龙江省长公署”，章程共
十八条，具体规定了抢垦办法、优惠政
策、升科年限及抢垦区域等内容。布告
的左侧注明发布时间并加盖发布机关

“黑龙江省长公署”的关防，还有省长常
荫槐签名。它是黑龙江省荒地抢垦的历
史见证，对于研究黑龙江农业开发史弥
足珍贵。

农业的“抢垦”开发
□邵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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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吃东北独有的开江鱼，虽说是
距离最后一次吃松花江的开江鱼已有
40多年，但那句民间流传的“四大香”谚
语：“回笼觉，开江鱼，秋天的蛤蟆，老母
鸡”，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它诉说的
是东北人春天的一个饮食习惯，就是江
面解冻之后，人们将捕捞的第一网鱼单
独成菜，谓之曰开江鱼。于是品尝开江
鱼就成了东北人春暖花开之际一件最惬
意的美事。

每年的四月中下旬，东北大地冰雪
消融、万物复苏，黑龙江、嫩江、乌苏里
江、松花江等江河的冰层也逐渐融化，在
江面上形成冰排浩浩荡荡顺流而下，这
就是开江。江边居住的人都知道，开江
有“文开江”和“武开江”之说。所谓文开
江就是冰面在和煦的春风中，一点点被
化开，此时的江水充满了温柔：春风、杨
柳、江水、人情四位一体，整个大自然都
仿佛是醉了。人们在春草和杏花的掩映
中，尽情品尝关东美味开江鱼，于是江岸
人就把这种开江方式称作“文开江”；至
于“武开江”，那主要是因南来的季风迅
猛集中，北方的气温骤然上升，江面瞬间
被吹开，咆哮的江水夹带着冰排，像一匹
匹脱缰的野马，携着狂风，前呼后拥发出
震耳欲聋的巨响，冰排挤压堆砌足有几
十米高。巨大的冰块撞在一起，形成冰
山蔚为壮观。随着冰面解冻，在冰下憋
屈了四五个月的鱼儿由于整个冬天的忍
饥挨饿，体内的脂肪已经消耗殆尽、废物
也排放得异常干净，其肉质亦变得非常
紧密、不肥不腻，因此鱼肉便会异常鲜
美，与其他时节的鱼或海鱼都有很大区
别。肉质用冰清玉洁形容亦不为过，烹
调得当，滋味鲜美难以形容，于是开江鱼
成了老北方人不可多得的美味，所以它
才在北方著名的“四大香”中占有了一席
之地。

一年之中，只有四月份二十几天的
时间里才可以吃到鲜美的开江鱼。再迟
些，春气入水，鱼儿开始吸收物华也吸收
了浊气，便没了那种鲜美而“泯然众鱼
矣”。懂行的食客在每年开江之时都会
来到江边尽享开江鱼的美味。很多当地
人闲暇时带个小马扎，坐在岸边潇洒地
将鱼竿一甩，然后安静地垂钓等待鱼儿
上钩，那种“世人皆浊我独清”的悠闲生
活足以让人羡慕得咋舌。在体验鱼儿咬
钩那种收获乐趣的同时，还可以在第一
时间享受开江鱼的鲜美。夕阳下，在岸
边生起个炉子，在炊烟袅袅下吃着酱炖
的开江鱼，喝两口自带的小烧酒，那味
道，那意境，真不知用怎样的文字来形
容！

黑龙江省水产资源丰富，江鱼和海
鱼的种类多得数不清。最有代表性的当
属三花五罗和七十二杂鱼了。这是八种
淡水鱼的统称。这八种鱼是：鳌花、鳊
花、鲫花和哲罗、法罗、雅罗、铜罗、胡罗
等。开江时，有口福的人不论吃到哪一
种，都会香的让你“忘记回家”！

先说鳌花，它的学名其实不是
“鳌”。“鳌”是传说中海里的大龟。鳌花
的学名叫鳜鱼，也称“鯚花鱼”、“桂鱼”，
和鳊花同属细鳞鱼，喜欢在水深流急的
水域中活动。鳌花鱼身长六十六公分，
重量可达十余斤。它有尖锐的牙齿，喜

食鱼虾，甚至能摄食超过自身体长一倍
半的大鱼。鳌花肉质鲜嫩，味美上口。
食用时，可煎、炸、红焖，如果稍加白糖浇
汁，就更有味道。每逢年节，常常成为招
待客人的美味佳肴。唐代张志和的名作
《渔歌子》写道：“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
流水鳜鱼肥”。可见，鳌花鱼早已为我国
人民所喜爱。

鳊花又叫鳊鱼，和鳌花一样肉味鲜
美，主要以草食为主。当冬季水草不能
生长时则吃小杂鱼。这种鱼一般体长三
十公分，重四斤左右。除煎、焖、红烧外，
黑龙江的赫哲族渔民还喜欢架起火来烤
着吃。

鲫花就是人们常说的鲫鱼，当地人
称“鲫瓜子”。还因为一年四季都可以捕
捞到，又称“四季鱼”。史书上的“鲔”和

“鲋”，就是现在所说的鲫鱼。每当冬季
凿冰窟窿捕捞时，一网可获几百或上千
斤，最多一网能捕获一万斤。鲫花鱼产
量高，肉厚，味道鲜，含蛋白质多，是老北
方人们重要食用鱼之一。当地妇女产后
奶水不足时，经常用这种鱼烧汤或清蒸
食用，有很好的催乳效果。

黑龙江省每个江湾的浅水滩都是
“三花五罗”的繁殖处。哲罗是冷水性鲑
鳟鱼中的大型肉食鱼。它体长一米多，
扁状，幼鱼一般需四、五年长成。这种鱼
背面呈棕褐色，体侧银白，并有十字形黑
斑，舌上有牙齿。夏季，进入水流湍急、
底多砂砾的支流中掘穴产卵；秋季，又回
到急流水深处越冬。哲罗鱼肉质细密，
重于铜罗，喜欢吃活食。当地群众冬季
在冰上打洞垂钓，用铅制的小鱼作诱饵，
在水里来回摆动，引它上钩，一天能钓十
几条，随时都可用这种鱼肉做馅包饺子、
汆丸子、烩鱼片等。因为这种鱼皮厚，所
以当地群众常用它做靰鞡。法罗比哲罗
小，但习性相似，亦鲜美，宜于做汤。

雅罗、铜罗、胡罗都属小型鱼类，喜
欢以水生昆虫为主要食料，捕捞这几种
鱼的方法很容易，用十多米长的渔网，由
二人在两岸同时朝一方向拉，一直拉到
岸边为止，一网最多可捕获一二百斤。

“五罗”中的鳇鱼是给皇上进贡的品
种，鼻子长而尖，无鳞而目小，骨脆软肉
香无比。

七十二杂鱼有黑鱼、青鱼、鲇鱼、红

尾、胖头、鲵鱼、嘎牙子、白鱼、细鳞等，岂
止七十二种。不过是因笔者脑袋笨拙一
时半会儿地想不起来而已。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大马哈鱼。大
马哈鱼的学名叫鲑鱼，在当地又叫“果多
鱼”、“大发哈鱼”，属于鲑鳟鱼科，是一种
生长在海洋里洄游性鱼类。它头大尾
秃，活像纺线的纺锤，脊上印着灰蓝色的
斑纹，肚皮泛灰白色，还有一对鼓在外面
的眼睛。

中秋节前后，是捕捞大马哈鱼的黄
金季节。渔民们都集中到乌苏里江的捕
鱼点进行捕捞。大马哈鱼秋天生活在江
里，到了春天开化时，就游向大海。在海
里生活几年以后，等长大成熟，又回到江
水平稳的沙滩水草旁，产卵孵子。它们
洄游时，不吃不喝，出发时一条大马哈鱼
十来斤重，等游到目的地时只剩七八斤
了。

开江鱼不仅味美在民间，也为历代
皇帝所青睐。辽代自圣宗起，直至天祚
皇帝，每年都千里迢迢从京城临潢府出
发，带领群臣及宫嫔后妃们到松花江和
嫩江巡幸、春猎。在春寒料峭之时，凿冰
取鱼，举行“头鱼宴”。松花江南岸的春
捺钵在查干湖，再向江北，就到了现在肇
源新肇的古城村，最后一个春捺钵大约
就是勃勒艮湖畔，即现大庆太阳升镇境
内的行宫了。

为什么黑龙江的开江鱼味这么鲜
美，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这里出
产的都是冷水和天然淡水鱼，品种多，产
量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二是因为北方
冬季较长，鱼在冰下，很少进食，靠脂肪
供给养分，鱼的肠胃及鳃中异常干净，江
水冬季污染较少，鱼较之夏秋就味美得
多。任何鱼的味美都离不开它的鲜。于
是就有了“江水煮江鱼”一道美味。据说
从前，捕鱼人在船上用江中心的净水煮
鱼，不用油，只带点盐，在岸上采点山花
椒放在其中，刚出水的鱼，洁净的天然江
水，煮出的汤乳汁一样白。假如你很惦
记老婆孩子们，那就将小活鱼带回家中，
熬上一锅鱼汤，在锅沿上部贴上一圈苞
米面大饼子，盖上锅盖，鱼汤的气味穿透
了大饼子，出锅后汤鲜、饼甜，也就有了

“贴大饼子熬小鱼，关东一绝”的说法。

东北的开江鱼
□杨慧姝 杨满良

开江打鱼。鹤是备受人们喜爱的禽类，尤其众多种类之中
的丹顶鹤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它具有性灵、神韵之
美及与青松并称的长寿之特征，也是由于它具有亭
亭玉立、轩舞有节、一飞冲天、清唳九霄的外在美。
基于此，它成为诗人吟咏之对象，大量有关鹤的诗
词文赋与故事传说应运而生。

黑龙江也是鹤的故乡之一，三百多年前宁古塔
（今牡丹江地区的海林、宁安）地区就有鹤的存在，
并有流人咏鹤之诗流传于世。尤其是齐齐哈尔地
区的丹顶鹤更是数量众多，遐迩皆闻，流人咏鹤之
诗也远远多于宁古塔地区。

顺治十六年（1659）十一月的一个夜间，霜空月
朗，万籁俱寂，同年七月份因事流放到宁古塔旧城
（今海林）的诗人方拱乾在不眠之夜，忽然听到遥天
传来一阵鹤鸣之声，感而有赋，写下《夜闻鹤》一诗，
内有“圆吭天所留，明月助清高”之句，描绘了鹤鸣
的圆吭与嘹亮。

与方氏同时流放到宁古塔旧城的诗人吴兆骞，
一次夜间行经沙林（今宁安沙兰）道中，也曾听到鹤
鸣。他纵目四望，只见鹤影在白露笼罩的远方山岭
降落，鹤声是从月光照耀的清澈的水滨传来，联想
自己独行的羁旅之情，不禁感慨地吟出：“影落霜岑
远，声传月溆清。”又道：“怜君霄汉侣，何事到辽城?”
其意是说你本来与九天霄汉为侣，为什么流落到塞
外?这里也暗寓自己从富庶的江南流放到荒寒的塞
外。

以上几首诗仅仅描绘了宁古塔地区鹤鸣之声
及诗人的感受，但是诗人吟咏齐齐哈尔之鹤，却形
式多样化，有鹤鸣，也有鹤浴，还有鹤的高远志向。

齐齐哈尔之鹤，最早见于记载者始于成书 1810
年前西清的《黑龙江外纪》，内有放鹤园的轶事，至
于咏鹤诗则始于道光年间英和之作。

道光九年（1829）前协办大学士英和因事流放
齐齐哈尔，同年四月的一天，他看到了一只“夙具青
霄志”，却被关在笼中的驯鹤，尽管饮食已适应这种
环境，但仍然表现出欲遨游九天的“飞腾”之志，于
是写下了《驯鹤》一诗。内道：寿闻千载健，声到九
皋寒。饮啄情何适，飞腾兴未阑……

前两句指出它的长寿与声音传到沼泽之地令
人产生的清冷之感，后两句反映了它不甘心饮食之
佳而欲一飞冲天的志向。

过了几天，他又发现了在沼泽中沐浴的鹤，于
是又写了《鹤浴》诗。该诗描绘了鹤浴时的情态与
程序：来回屡照影，长喙时为伸。冲波浴浪意，作势
殊纷纷。初则试以颈，继乃周其身。须臾鼓双翼，
一色云氅新。

鹤之浴始于颈，然后才是周身这种规律，倘非
诗人细心观察，是写不出此诗的。总之，此诗吟咏
了鹤浴之程序、情态及鹤“身垢不忘浴”的美德。次
年（1830）秋，英和写了《龙沙秋日十二声诗》，其中
《仙禽警露》一诗，吟咏了在齐齐哈尔“城东南六十
余里为呼雨哩河，芦苇丛生，长广百有余里”（即今
扎龙自然保护区内）之地丹顶鹤鹤鸣的清亮之音。
内道：鸣阴半夜知，披氅凌晨出。丹顶常晞阳，音商
共协律。休矜亮以清，端在翔而集。临风舒远怀，
澡雪见本色。韵已入云霄，羽何待修饰。

鹤鸣九霄之声，既音商“协律”，又“亮以清”，引
人神思飞越，难怪诗人要一咏再咏。同治九年
（1870）因事流放齐齐哈尔的原天津知府张光藻，也
写了几首咏鹤诗。其一道：本是蓬瀛豢养来，偶然
铩羽落尘埃。清标旧与鸾凤友，远志偏遭燕雀猜。
为市吴门成往事，乘轩卫国笑庸才。海天空阔今飞
去，肯恋鸡群首重回。此诗讴歌了一只来自蓬瀛仙
岛并具有“清标”“远志”，因“偶然铩羽”误落尘埃之
鹤，遭遇燕雀之猜忌。一旦羽毛之伤恢复，飞向空
阔的海天，就再也不会留恋与群鸡为伍的生涯。这
是对铩羽之鹤的怜惜，也是诗人之自伤。另一首诗
是咏鹤远离俗尘与隐士为侣的高远志向：玉羽霜毛
出海滨，神仙丁令是前身。好寻处士孤山去，莫再
乘轩恋俗尘。

清代流人的咏鹤诗，反映了黑龙江之鹤不乏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种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视、搜
寻、挖掘、抢救与开发应提上日程。

黑龙江流人咏鹤诗
□李兴盛

荒原鹤鸣图。

小时候最盼望的事儿，除了过年，就是跟爸妈一起回老屯。老
屯是爸爸的出生地，我爷爷奶奶大爷姑姑都住在那里。老屯以前
叫繁荣大队，现在叫繁荣村，但亲戚们提起来还是习惯称“老屯”。

老屯不大，但稀罕物不少。比方说烟囱，不像镇里人家那样砌
在房顶上，而是砌在地上，底下粗，上头细，像杵个小炮楼。烟囱和
房子的连接部位，叫“烟囱桥”。那时弟弟正是“讨狗嫌”的年龄，他
每次一回老屯，就把烟囱桥当马骑，还像模像样地颠着屁股。大娘
吓得直喊：“小祖宗，快下来，别把烟囱桥颠塌了，看火不燎着你屁
股”。

烟囱在屋子里还有个控制机关，叫“烟囱插板儿”。东北乡村
人家盖房的时候，要在炕洞和烟道连接处的内墙上留个一尺来长
的缝隙，插一片像抽屉一样可抽拉的铁板。烧火做饭的时候，把铁
板抽出来，以保证烟道畅通。等灶坑里的火残了，再把铁板插回
去，以防炕洞里的余温散失，保证火炕一宿都是热乎的。

屯子里分布着三口辘轳井，每口井都有一个公用的“柳罐斗
子”。别看这物件是用柳条编的，但却滴水不漏。因为柳条在水里
浸泡久了就会发胀，把柳条间的缝隙胀得死死的。柳罐斗子平时
就拴在井链子上，老爷们小媳妇来挑水，先摇着辘轳“吱呀、吱呀”
把柳罐斗子送到井里去，打满一斗子水，再“吱呀、吱呀”摇上来，拎
起斗子，把水倒进自家的水筲里。等把两只水筲都装满，就用扁担
挑起水筲，颤悠颤悠地回家去了。夏天的时候，屯子里的孩子们在
外面疯玩，渴了，就用柳罐斗子打水喝。刚从井里打出来的水，拔
凉拔凉的，比啥饮料都解渴。

早前，屯里待客是不备茶的，但几乎家家都有一个“烟笸箩”。
烟笸箩是盛烟叶儿的家伙什。各家烟笸箩大小不等，材质不一。
有柳条编的，有秫秸穿的，还有用纸壳糊的。把晒干的黄烟揉碎，
盛在烟笸箩里，再裁好一沓卷烟纸，备上火柴或是老式的火石打火
机，谁家来客（qiě）了，把客让到炕头上坐，随后就递过一个烟笸
箩。在老屯，抽烟不分性别，男女都会。

在听“瞎话”（闲聊）的同时，婶子大娘们的手可不闲着，有的纳
鞋底，有的捻麻绳。说起捻麻绳就要提到老屯里的另一个稀罕物
——“拨拉锤”。拨拉锤一般用牛的小腿骨制成，在骨头的重心部
位钻个眼儿，再插入一截带倒勾的竹棍，一个拨拉锤就做好了。牛
腿骨两头粗中间细，所以很容易离心转动。先续好麻批儿，再顺时
针使劲一拨拉，借着拨拉锤转动的惯性，把麻批儿拧成麻线，再把
两股麻线合在一起绞成麻绳。麻绳耐磨，且不怕水浸，用它纳鞋底
再结实不过了。老屯里还有一样稀罕的吃食，叫“乌米”。长大之
后才知道，“乌米”是生长在高粱顶端的一种真菌，其实就是农作物
的“黑穗病”。乌米可生食，除了具有农作物的清甜味道，还有一种
面中带脆的奇特口感，农家的孩子都喜欢吃。应季的时候，大人们
去高粱地里干活回来，都会捎回几穗乌米给孩子们分着吃，孩子们
边吃边咧着被染黑的嘴巴开心地笑。

四十年没有回过老屯了。听亲戚们说，老屯这些年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早就盖了新房，通了自来水，用上了煤气。烟囱、
柳罐斗子、烟笸箩、拨拉锤……这些老物件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
台。但老屯的炊烟一直在梦境中萦绕，老屯的井水一直滋润着心
田。老屯里最稀罕的物件不是别的，是浓浓的“乡情”。

老屯里的稀罕物
□孔繁宇

在东北乡下，村子里每家娶媳妇嫁闺女的这是红喜事，而发送
已故的上了岁数的老人的则是白喜事。俗话说红白喜事不是一家
办的，事一发生，几乎由全村人参与的大事，参与的人除了主人和
喝酒的人再就是落（lao读四声)忙儿的人了。

落忙儿的人很重要，没有落忙儿的，宴席基本都开不了。落忙
儿的分落头忙和一般落忙两种，落头忙儿的一般就一个人，他或她
得是村里德高望重又能张罗事情的人。一般落忙儿的只要能端盘
子碗、洗碟子、烧火、劈柴、切菜，或善于跑腿学舌的，都在一般落忙
之列。所有落忙儿的还有事主都得听从落头忙儿的指挥，当然，落
头忙儿的是事主任命的，必须维护事主的利益，不然，干活不由东
累死也无功。红白喜事办得水平如何，落头忙儿的作用最关键。
尤其是在办事过程中出麻烦时，落头忙儿的如果没有随机应变、左
右逢源的本事，那就得出大笑话。

小时候，我跟随父母喝过村人的一些喜酒，看到那落头忙儿的
人连比划带说的，男女老少都听他摆弄，心里真是羡慕和佩服得直
痒痒。再看那些一般落忙儿的，就没这么风光了。在东家办事的
前几天，闻听到消息的或者被通知到了的年轻闺女和小伙子们，就
被父母吆喝着过去听落头忙儿的安排差事。

有的男孩子腼腆不出头儿，父母就会边推其出门边数落：“今
儿个你不去帮人家的忙，过死门子，等明儿个你娶媳妇的时候，谁
来给你落忙儿啊？”听到这样的警示教育，乐意不乐意的，就都得去
了。冬天办事的，东北天气太冷，只能在屋子里烟熏火燎地煎炒烹
炸。夏天办事的就好多了，在院子里搭建一个临时的大灶房，也就
是用木棍支撑起来一大块苫布什么的棚子下，起个临时的锅灶，配
上其它炊具的一个简单而适用的厨房。

大师傅、二师傅们围着围裙，脸上淌着亮晶晶的汗水，“叮叮当
当”地忙乎在锅台和鸡鸭鱼肉中间。落忙儿的人，女的大多干些洗
盘子碗和洗菜淘米蒸馒头的活儿，而男的则会干跑跑颠颠的外围
的活儿。喝喜酒的人多，谁家碗瓢盆的再多，也不够办事那天用，
必须得向屯邻们借。落忙儿的挨家挨户借来的桌子、凳子、盆、碗、
筷子等等都堆放在一个合适的角落，等待开席时使用。

村子里的半大孩子，几乎都给别人家落过忙儿，我见了很多很
多，可至今难以忘怀的却只有一个落忙儿的，他就是“三儿”。三儿
高高的个子，周正甚至英俊的一张脸，如果不是与年龄不相称的智
力，真的感觉不到他比别人差啥。三儿平时没事儿，就在村子里到
处溜达，信息很灵，谁家办事儿，不请他帮忙，他也准到。三儿的眼
睛十分拿事儿，而且总捡别人不乐意干的脏活儿累活儿干。倒泔
水桶的事情，只要他在，全包。他没有别人心眼儿多，干活儿从不
藏奸，常常是汗流浃背呼哧带喘的，满身都是不小心洒上的脏水污
渍，他却始终是乐呵呵的。得到一根香烟或一口好吃的，他呵呵笑
着，说了谢谢才吃掉。

时光流逝，转眼间，已好久没回故乡了，回首往事，三儿给人落
忙儿的样子还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不知那个比我大四、五岁乐意落
忙儿的三儿，如今怎么样了？也许，没有那么多心眼儿的他，根本
不知道自己已经过了落忙儿的年龄，而依旧忙碌在村子里的红白
喜事的现场吧？

落忙儿
□贤哲

春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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